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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吴婆婆上坟的时候，遇到了给儿子上坟的董大妈，同是失
去儿子的母亲，同样深沉的悲痛，却是一个羞愧耻辱，一个痛
惜自豪。笔者这里简略记下，望读者勿以为虚构小说，能静心
思者，可谓有福。——题记。

春寒料峭，狂风怒吼。天地间被沙尘搅的浑黄，每吸一
口气，似乎有一种透心的冰冷伴随着土腥从喉咙一下窜到心
里……

吴婆婆胳膊上挎着只塑料篮子，篮子里装着火腿肠、煮鸡
蛋、啤酒和一包香烟，还有一大叠给死人烧的纸钱。她是去
上坟，正在乡间的土路上躲躲闪闪、蹒跚的走着。心里虽急，
因为身体臃肿，走的并不快。

还没有到儿子坟上，吴婆婆就哭了，也可能从家里出来
时，她就流泪了，只是她自己没有觉察出来——老年丧子，白
发人给黑发人，眼泪好象从来没干过！

因为倒春寒，阴冷的厉害，风刮在人身上，似乎比冬天还
冷。吴婆婆顾不上天气恶劣，或者说，她是故意趁这天去给儿
子上坟。因为这样的天气很少有人出门，她不愿意被人看到给
儿子烧纸——她怕乡亲们异样的眼光，还有那些并不避讳她听
见的话。

离儿子坟还有一段路，吴婆婆边走边叫着儿子的小名哽
咽：“民儿啊，妈知道你爱抽好烟喝好酒，别怪妈给你置办的
东西不称心，妈没有钱了……

“民儿啊，你撒手蹬腿舍下妈走了，妈知道你不甘心啊，
你的眼抹了好几次还是闭不上啊。”

“民儿啊，你和你爸早见上面了吧？你出事本来瞒着你
爸的，可他不知道怎么得了信儿，叫着你的名字吆喝了一夜，
第二天就没了。你爸临走前把你们爷俩藏钱的事说给我了。
本来，妈不想动那笔钱，可不动不行啊，小宁肾里长了瘤子，
又转移到肝上，我得救我孙子啊。”

“你媳妇，唉！也不能怪人家，年轻，人又漂亮，哪里肯
为你守寡啊？小宁一检查出病，人家就给我送来，自己带着小
心儿走了。我去城里找，才知道你们的房子卖了，不知道她们
哪去了，我想看看心儿，也见不着了。我的小孙女儿，见不着
了……”

“民儿啊，歪财不发家啊。当时我就说，那些炼法轮功的
人又没得罪咱，不该坑人家的钱啊。看到你每次回家拿回来那
么多钱，妈害怕啊，你说这不算贪污，罚他们钱、抄他们家这
些事入帐前没人管，和你分钱的都是你好哥们儿，上头不知
道。唉！老天爷长着眼呢，老天爷知道啊。”

“你和你爸藏的钱，我趁夜里没人挖出来，钱全沤烂了。
连一张囫囵的也没有，剩了一大坨纸泥。”

“妈没法，把你给盖的小楼卖了，搬回先前旧屋里了，小
宁在医院化疗了两个疗程，前儿回来的，等凑够了钱还得去住
院。屋里冷，妈日夜不停烧锅灶，小宁还嫌冷。可怜孙子从生
下来就住在大楼里，那破屋你知道，不生病怕冷他也住不惯
啊。”

吴婆婆边哭边自言自语，风吹的她摇摇晃晃。发髻散乱
了，发梢还留着染烫过的痕迹，花白的头发枯草一般，随风飘
着。她想不起来捋一下头发，看到儿子的坟，来不及放下篮
子，一下子瘫坐在坟前，嚎啕大哭起来：

“民儿啊，妈知道你从小孝顺，你爸得了病，肝坏了，换

了肝；肾坏了，又换了肾。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也不让我管。
可那天你和媳妇吵架我都听见了，你说你爸看病花钱都是外
快，没动着你的工资和奖金。你媳妇不依；你说换上的肝和肾
是摘的法轮功人的，你是系统内的人，有优惠，没花多少钱。
可你媳妇儿还是不干。你们吵架不稀罕，咱不说这些，自小宁
得病，我常想，为什么好好的孩子偏偏肾坏了、肝坏了，是不
是报应哪？老话说的好，人不见天见，你想让你爸多活几年，
谁想到报应到小宁这里了！”

意识到顺嘴说出“报应”，吴婆婆突然止了哭，下意识四
下看看。还好，没有人经过这里。心里实在憋屈难受，吴婆婆
又放开喉咙，痛痛快快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

“你这么年轻死了，四村八乡没个说好话的，都说你带人
抓炼法轮功的乡亲邻居，报应的好。他们恨你啊，骂你昧着良
心害好人，骂你不但不护乡老，还领人到处抓人、当面打人。
四村八乡，哪家说起来不沾亲带故的，他们骂你良心狗都不
吃，连亲妗子都祸害……”

“虽说你算犯了错误，骨灰回来那天，你单位还来了四个
人；你爸出殡，亲戚邻里没一个人来，可怜他活一辈子，死了
连丧也没出（指办丧礼）就烧了埋了……”

吴婆婆哭着，拿出篮子里的纸钱烧了些。哭够了，慢慢在
地上爬起来，她还要去给老伴上坟。因为儿子青年暴死，按风
俗不能入祖坟，所以儿子坟和老伴的不在一处。吴婆婆提上篮
子，顾不上扑扑身上的土，向老伴的坟走去。

来到老伴坟前，吴婆婆望着坟头的土，想到自己家一下添
了两个新坟，心比刀绞还难受，想哭，却一下子哭不出来了。
她似乎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呆呆怔怔的看着前面，好一会儿才
回过神来。

吴婆婆揉揉眼睛，这下她相信了：不远处董家的祖坟堆
里，董家新死的儿子坟上开满了金黄的花。是蒲公英？吴婆婆
没心思好奇那坟上的花。看看那坟周围地上也有零星的黄花儿
开着，心里知道坟上的花是自己长出来的，不由得泛起一股酸
意。

她犹豫着要不要掐几朵带回家给孙子玩，忽然看到坟的另
一侧，有个身影站了起来——凭着熟悉的身段，吴婆婆认出是
与她一街之隔的董大妈。

冤家路窄！吴婆婆心里骂着，本能的缩一下身体，装作没
看见，开始烧纸。

董大妈的儿子和吴婆婆的儿子般大，小学时还常常一起上
学、回家。董大妈俩口子老实巴交，没想到儿子长的一表人
才，是读书苗子。吴婆婆的儿子学习一般，但随他爸，从小会
来事，当学生干部。后来上了个警察学校，虽是大专，但吴婆
婆觉的自己儿子毕业后当警察威风，瞧不起董大妈一家。

村里人都夸赞董家儿子懂事，全县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
生，放假回来照样干农活，看谁家忙都愿意伸手帮一把，就是
后来念了博士，见了乡亲还是和气热心，没有架子。这些话传
到吴婆婆耳朵里，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她儿子，她还是觉的是
在贬低她儿子，心里暗暗把董家当成了冤家。

前几年听到董大妈儿子专门设计飞机，国家奖励了很多
钱，名利双收。吴婆婆心里酸溜溜的。后来听说董大妈儿子因
为炼法轮功，开除了公职还不算，被抄了家，没收了身份证，
连洗碗、打杂工作都没法找，只好逃回老家（其实是因无经
济来源，离开城市到农村洪法救人）……吴婆婆心里挺高兴，
回家当笑话说给儿子和老伴听。

吴婆婆幸灾乐祸，没想要落井下石，可儿子听完就说：“好
机会！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看我怎么收拾他、利用
他。”吴婆婆到底有着村妇的朴素善良，忙阻止说：“街坊邻
居的，你可别动歪主意，为着你抓炼法轮功的人，乡里乡亲都
不待见咱了。”

“哼，谁稀罕小老百姓待见。”儿子嘿嘿笑着，露出尖尖
的白牙。

“他爸，你说几句，儿子大了，听你的。”吴婆婆希望老
伴管教儿子。

“无毒不丈夫，你都是妇人之见。”

吴婆婆听老伴这么说，也就不吱声了。

在当天夜里，吴婆婆儿子就带人闯门，抓走了董大妈儿
子。

好久打听不到消息后，有一天，董大妈俩口突然被通知说
儿子死了。问怎么死的，通知的人也不说，只说赶紧去处理后
事。董大妈在火化前被人摁着看儿子最后一眼：生龙活虎的儿
子已经脱去了人形，她强忍着没晕过去，伸手摸儿子的时候，
隔着薄薄的衣服，发现那肚子里似乎全是空的，连眼睛也瘪下
去，眼角淤着的血颜色很鲜……后来董大妈听说儿子的内脏和
角膜、眼球全被活活挖去卖了！

她不敢相信。

谁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罪恶！

从大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不打麻药！！！

董大妈俩口被强迫按理手印，抱着儿子骨灰回到村里。下
葬前，除了吴婆婆家，老老少少几乎全来了，虽然有警察管
着，人们不敢靠近，但都偷偷抹泪。选坟地的时候，老族长说：
“我活这么大岁数，见的多了，大不了一死也得说句人话：这
孩子没做见不的人事，英年早逝，走的正，该入祖坟。”

儿子死后，董大妈俩口遭受暗中监视，出门总有人鬼鬼祟
祟跟着。董大妈只好趁着天气不好出门给儿子上坟。望着儿子
坟上满满的黄花，董大妈又悲痛又自豪，对着天空喊：“儿啊，
你被害的冤枉，上天看的见哪！这花是上天奖励好人哪！”沙
尘雾霾中，不畏余寒开放的黄花带给董大妈别样安慰。

董大妈抹去泪，一转身，正好看见吴婆婆烧完纸起身，却
一不小心摔在地上，挣扎着爬不起来。董大妈忙走来搀扶她，
吴婆婆又是羞愧又是难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董大妈帮助。

地上湿滑，她们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两个失去
儿子的母亲，走在风雨里，背后是她们各自亲人的新坟……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著作《洪吟二》中有一首诗
《淘》，现恭录如下：

天倾地覆落沙尘
毒害凡世几亿人
慈悲救度知多少
中原处处添新坟

人世间，新东西常令人愉悦，唯有新坟，令人悲伤！不
管坟中所埋何人，都曾是来世间一场的生命，都是爹妈生育，
五谷养成。有人为真理正义献身，有人为私利害人害己殒命。
然而，天理昭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人该选择善良，
保护好人；还是追随邪恶，迫害好人？值得深思。上天有好生
之德。创世主有洪大的慈悲，但只有守住善良的人才能得到救
度。

文／玉琳真假舞台
行医前，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接受任何病人的社

交性的邀请，一是为了保持做医生的职业道德，与患者无亲
无疏，再者也可避免人情世态的炎凉，少造一些业。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小部份划不清界线，如那些先是朋
友后来变成病人的，以及有几个在我上学时就忠实的紧随着
的病人后来成了朋友的。K，就是属这一类的。

K是个职业演员，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她长的美丽动人，
虽然书读的不多，但心肠很好。我曾亲眼看见她用一张纸
把屋角上的蜘蛛小心包好了拿到外面去放掉。K 经常换男朋
友。有一天当她正式向我宣布要结婚时，我就随手在日历上
那天写了“婚礼”二个字。

这事很快就被许多立即要处理、赶不上时间要过期的一
堆堆文件压到脑后头去了。日历一张张翻过去，六个月后当
那张写了“婚礼”字样的日子出现在眼前时，我一时竟然想
不起来是谁的婚礼？时间？地点？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
过。以前我有过记一大堆没有名字的电话号码，真要用时对
不上号。我提醒自己以后要注意了。

过了几天，K 打电话来，还没开口，我立即想起那“婚
礼”的事，赶紧道歉，实话实说的告诉她我把这事忘记了。

谁知 K 的反应却是：“你幸亏没来！”

“为什么？”我不由的问。

“你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做什么！”她回答的
跟没回答一样。“我在舞台上演戏演惯了，有时自己也不知
道哪儿是真的，哪儿是假的。在戏里我有‘丈夫’，但一回
到家没了，心里还挺遗憾的。这下真的结婚了，我又巴不得
这戏赶紧结束，我好一个人回家去……”

“你结婚前两只眼睛睁大些，看看清楚。结婚后就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我一边笑，一边打趣的想缓和一下气
氛。

“哎，不幸的婚姻一般在结婚时都有一个错误的原因，

它在当初看来是那么的重要，事后想想却是忽略了最最重要
的一点，那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合作。我是因为要赶在杰
克的母亲去世前结婚，好让老人放心而去。现在想想这个在
当时是天大的事情，现在看是多么的愚蠢……”

我挺同情她的，又不解的问：“K，可是这婚礼是 6 个
月前定的，你没时间想想好啊？”

“我想的是神话，以为一旦穿上水晶鞋，从此就是公主
了，如果不顺心的话，手中那有颗星星的魔棍轻轻一点，会
把高山变成平地。我想炫耀无名指上这颗真正的巨大的钻
石。”她天真的说。

“医生，我失眠了，好多日子不能安睡了，需要你的帮
助。”K 话题一转。

“那快来吧。”我口气温和的说。

她带着一副愁苦的表情来到我的诊所，肩上背了一个大
包，象是要出远门似的。

我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不知道，反正不想回家。结婚
一个星期还不到，她已经想逃避了。

“先生知道吗？”我问 K。

“不。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他是无辜的，是我的过错。
我没有告诉他，那天婚礼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在舞台上演过
的。在牧师面前说的誓言是别人写的，我已经背熟了；衣服
是租的，场地是租的，花是朋友买的；亲戚朋友是来看我表
演的，我的角色是自然大方，举止得体，无论从哪一个角度
看上去，我都是经得起镜头的推敲的……。但是我没有想到
2-3 个小时后，婚礼结束了，观众离去了，事先预备好的台
词说完了，导演也没有了，下面要我自己去面对现实，自编、
自导、自演、自己发挥了，不是演戏了，是真的结婚了，可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以为结过婚就完成任务了，谁知婚礼
结束后，杰克他跟我一起回家。

我问他：“你怎么还跟着我呢？”

他说：“我们不是结婚了吗？”

“那是演戏！是为了使你妈妈高兴，为了你的朋友，我
的朋友，没有看我演过戏的朋友看一次近距离的‘戏’，但
不是真的！”我大声的对他说。杰克吓坏了。

“K，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家庭、社会环境
负责。演戏虽然是你生活的一部份，但生活需要真实。人生
是个大舞台，人人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你的观众是天
上的神明，他们是看的清楚的。你做的好不会赢得掌声，但
如果做的不好时，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告诉她。

“我的最大的毛病是经常分不清自己是在真还是假
中。”

“你的表演使台下的观众感动的流泪，感动他们的并不
全是因为你的演技，而是你的内心流露的真实感，你的善良
的天性。”我鼓励她。

“那我今后怎么办啊？”她问我。

“好好的做个好媳妇、好妻子，今后也许会是个好母
亲……”我又要开玩笑了。我很想告诉她我自己一开始是怎
么看到婆婆来了，就想找个理由到超市买菜，然后到农贸市
场一转大半天，避免回家的故事。

其实，人的一生真正是生命长河中的一幕舞台戏。但你
却不能以演戏的态度来对待，而要真正完全的进入角色。自
然的坦露你的真诚、奉献你的良善，把真和善树立在观众的
心中。对得到的感谢，对拖欠的偿还，对遭难的布施，对同
行的扶助。当你一切都做好了，你就圆满完成了此次人生的
一幕。决定你生命进程的神时刻都在导演着你的演出，只要
你按他的指示做，总是能演好自己的角色的。只有那些不接
受神的指点、甚至不接受神的存在的人，他们无法演好自己
的角色。因此他们还得反复的做下去，直到连反复做下去的
机会也失去了。

医山夜话


